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或功能失调与多种疾病

相关，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
tation，FMT）被认为是一种重建患者肠道内微生物

群的微生态疗法，它是将来自健康供体粪便中的功

能菌群移植到患者肠道内，进而恢复受体肠道微生

物群多样性或减少不利微生物种类的相对丰度，最

终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自 2013年一项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使用

FMT治疗人类疾病以来，FMT作为缓解一些疾病的

潜在治疗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2］。FMT已被

写入多项指南用于治疗复发性或难治性艰难梭菌

感染（Clostridioides difficile infection，CDI），近年来发

现其他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
drome，IBS）及非胃肠道疾病包括代谢性疾病等均可

能是FMT的潜在治疗靶点［3］。

然而 FMT在治疗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时存在

疗效差异，这表明存在多种因素影响FMT的疗效。

目前证实供体粪便来源、菌液移植方法及受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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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线肠道微生物群、饮食生活方式、基线临床状

态和药物使用情况等多种因素均可影响移植微生

物的功能、在受体肠道内的重建及定植维持的时

间。本文将从供体和受体两方面因素对 FMT中供

体微生物群植入和临床疗效的影响予以综述。

1 供体相关因素

FMT是将供体粪便中的复杂微生物群（包括细

菌、病毒、真菌及其代谢产物）转移至受体肠道内的

过程。细菌是肠道微生物群最主要的组分，研究发

现人类肠道细菌的基因数量占肠道微生物总基因

的99%以上。除细菌外，病毒和真菌也以共生微生

物的形式存在于肠道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FMT疗效与供体粪便内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征相关。

1.1 供体粪便的细菌多样性和组成

供体粪便的细菌多样性是 FMT治疗成功的可

靠预测指标，有学者用“超级供体”一词描述导致

FMT疗效显著高于其他供体的粪便供体［4］。多项研

究证实，供体粪便内较高的细菌多样性对恢复受体肠

道内稳定的共生微生物群落至关重要［5］。Paramsothy
等［6］同样发现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
患者在FMT后存在疗效差异，供体粪便中拟杆菌属

（Bacteroides）丰度与 FMT后UC患者临床症状缓解

相关，而供体粪便中的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丰度

与UC患者临床症状未缓解相关，这表明供体粪便

中的特定组成同样影响FMT疗效。

在 FMT治疗代谢性疾病时存在类似现象。代

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患者肠道细菌

多样性显著低于健康人群，Vrieze等［7］将MetS患者

随机分配至异体（健康供者）和自体粪菌移植组进

行FMT治疗，FMT后移植健康供体粪菌的MetS患者

肠道内微生物多样性、胰岛素敏感性均显著高于自

体移植组。Wilson等［8］使用多个健康供体来源的粪

便菌液对肥胖青少年患者进行FMT治疗，发现多个

健康供体中两个供体粪便微生物群主导受试者肠

道内菌株的植入，这两个供体粪便均具有高细菌多

样性的特征。

目前认为，供体粪便中较高的细菌多样性，高

丰度的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瘤胃球菌科（Ru⁃

minococcaceae）、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及

低丰度的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与 FMT后UC患

者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显著相关。因此，供体粪便

内细菌多样性及特定细菌的丰度是决定 FMT疗效

的主要因素之一。

1.2 供体粪便的病毒多样性和组成

肠道病毒群落以噬菌体为主，噬菌体通常有助

于控制入侵的病原体、调节菌群结构及维护肠道

稳态，温和性病毒为优势是人类健康粪便的典型

特征［9］。FMT可将供体粪便内的病毒组分随细菌共

同移植至受体肠道，从而在受体肠道内发挥与供体

相似的潜在功能［10-11］。

供体粪便内噬菌体的多样性及特定组分会影

响 FMT的疗效。Park等［12］发现 FMT治疗CDI患者

成功的供体粪便内噬菌体α多样性较高，噬菌体相

对丰度较低。Zuo等［13］发现FMT治疗CDI的疗效与

供体来源的尾噬菌体目（Caudovirales）在受体肠道

的定植水平高度相关，特别是当供体粪便中尾噬菌

体目的丰度高于受体时疗效最佳。有趣的是，供体

来源的尾噬菌体目在 FMT应答者肠道内的定植水

平与肠道内细菌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呈正相关。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探索采用粪便病毒组移植

（fecal viral transfer，FVT）替代传统的FMT进行疾病

治疗。Ott等［14］发现 5例CDI患者在接受 FVT治疗

后临床缓解且疗效维持 6个月以上，FVT后患者肠

道病毒群落结构发生改变。在动物水平同样发现

FVT可发挥与 FMT相当的疗效。Draper等［15］将抗

生素干预前的小鼠粪便经自体 FVT定植至干预后

的小鼠肠道，发现 FVT后小鼠肠道微生物群重塑，

微生物群特征更接近于抗生素干预前。Rasmussen
等［16］将瘦型小鼠盲肠的病毒群落经 FVT定植至肥

胖小鼠肠道，发现与对照组相比，FVT组小鼠体重增

加减少，葡萄糖耐量改善，且这种效应是由FVT后肠

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引起的。这表明供体粪便病毒组

在FMT治疗成功中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供体粪便的病毒组可随FMT转移至

受体肠道，供体粪便的病毒组可直接缓解特定疾病

的临床症状。供体粪便内噬菌体多样性及尾噬菌

体目的丰度是影响FMT疗效的因素之一。

1.3 供体粪便的真菌多样性和组成

肠道内共有 50多种真菌属，其中假丝酵母菌

（Candida）、酵母菌（Saccharomyces）、枝孢菌（Clado⁃

sporium）和马拉色菌（Malassezia）最为丰富［17］。肠道

内真菌与细菌之间存在共生和拮抗的关系，真菌与

微生物组装和免疫发育之间存在因果关联［18］。此

外，多种疾病存在肠道真菌群的失调，提示肠道真

菌在疾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19-20］。

FMT涉及真菌从供体至受体肠道的转移，且

FMT治疗的成功与供体来源的特定真菌分类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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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特别是白假丝酵母菌的丰度。Zuo等［21］发现对

FMT治疗有应答的CDI患者肠道酵母菌和曲霉属相

对丰度较高，而对FMT无应答的CDI患者肠道内念

珠菌属占主导地位。供体粪便内高丰度的白假丝

酵母菌与CDI患者FMT疗效降低相关，供体小鼠粪

便中的丝状真菌——青霉菌（Penicillium brocae）和

帚状曲霉菌（Aspergillus penicillioides）可减低FMT对

CDI感染小鼠的治疗效果。

2 受体相关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供体及粪便样本的处理是FMT
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在使用同一供体粪便对相同

疾病患者进行FMT治疗时仍存在疗效差异，这表明

受体因素对FMT的治疗效果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2.1 受体基线肠道微生物群的特征

FMT后移植的供体微生物群与受体基线微生

物群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供体、受体基线及新生微

生物共同定植的微生物网络稳态［22］。在接受相同

供体粪便移植的MetS患者之间存在肠道微生物定

植的显著差异，Li等［23］发现若受体基线肠道内已存

在某一菌种，则供体粪便中该菌种在受体肠道定植

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则供体粪便中该菌种在受体

肠道定植的可能性较小。Smillie等［22］同样发现FMT
治疗CDI患者时受体基线的细菌丰富度和分类特征

是预测FMT成功的关键因素，且供体同一菌种内的

菌株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在受体肠道内定植。

大量临床试验表明，受体基线肠道内特定细菌

的丰度会影响 FMT对不同疾病的疗效。在肠道疾

病中，UC患者基线肠道内高丰度的梭杆菌属（Fuso⁃

bacterium）和萨特氏菌（Sutterella）与 FMT治疗无效

密切相关［24］，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患者

FMT治疗无效与其基线肠道内γ⁃变形菌纲（如克雷

伯氏菌、放线杆菌和嗜血杆菌）的丰度相关［25］。在

肠道外疾病MetS的治疗中发现，FMT应答者基线肠

道内舌下肌菌（Subdoligranulum variabile）和多尔氏

菌属（Dorea）的相对丰度高于FMT无应答者，而凸腹

真杆菌（Eubacterium ventriosum）和胃瘤球菌（Rumino⁃

coccus torque）的相对丰度低于FMT无应答者［26］。

除细菌外，受体基线肠道内真菌及病毒的丰度

同样对FMT疗效起关键作用。CDI患者基线肠道内

低丰度的白假丝酵母菌与FMT疗效呈正相关［21］，而

UC患者基线肠道内高丰度的白假丝酵母菌与FMT
疗效呈正相关，且与FMT后肠道细菌多样性增加相

关［27］。Gogokhia等［28］发现 FMT治疗UC患者时，应

答者基线肠道内尾噬菌体目的丰度高于无应答者，

提示UC患者基线肠道的尾噬菌体目丰度与FMT疗

效相关。

因此，受体基线肠道微生物群（包括细菌、真菌

及病毒）在重建受体肠道微生态结构中发挥一定作

用，受体基线肠道微生物群可能会以疾病依赖性的

方式影响FMT疗效。

2.2 受体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饮食是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因素之一。

饮食可在几天或几周内迅速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

结构［29］。多项研究证实受体的饮食模式是维持

FMT疗效长短的关键因素。

在FMT治疗肠道疾病时发现，与单独接受FMT
治疗的UC患者相比，接受FMT联合果胶治疗的UC
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率减慢，临床症状

改善更显著［30］。饮食模式同样影响 FMT治疗代谢

性疾病的疗效。Mocanu等［31］发现单剂量FMT联合

每日低发酵膳食纤维补充可在FMT后6周显著提高

严重肥胖和MetS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Rinott等［32］

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接受绿色地中海饮食干预的肥

胖受试者进行自体FMT后体重反弹显著降低，代谢

参数改善，临床指标的改善与受试者肠道微生物群

的改变密切相关，即FMT后受试者肠道内与减重相

关的特定细菌和微生物代谢通路恢复。

FMT联合生活方式干预可进一步增强肥胖2型
糖尿病患者肠道内有益微生物的植入。Ng等［33］发

现与单独FMT干预相比，接受FMT联合生活方式干

预的肥胖 2型糖尿病受试者在 FMT后第 4、16周的

肠道细菌丰富度显著增加，肠道内双歧杆菌和乳酸

杆菌丰度增加，肠道微生物群发生更有利的改变，

且受试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基线时降低。

因此，受体的饮食与生活方式可通过干预FMT
后受体肠道内重建的微生物群组成，进而影响FMT
疗效及维持时间。

2.3 受体基线临床状态

FMT治疗CDI患者的多项临床试验均发现受体

基线临床症状的轻重及有无严重合并症是影响

FMT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Ianiro等［34］发现 31%的复发性CDI患者经单次

FMT后症状无法缓解，需要多次FMT治疗，重度CDI
是单次 FMT治疗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在多中心

治疗CDI患者的研究中可得到类似的结论，Fischer
等［35］对多中心FMT治疗的CDI患者进行追踪随访，

共有 18.6%的患者出现单次FMT治疗的早期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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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严重和复杂的适应证、FMT期间患者的临

床状态以及既往与CDI相关的住院次数均与单次

FMT治疗的早期失败相关。对 20项涉及FMT治疗

复发性/难治性 CDI 患者的临床试验进行荟萃分

析，发现重度 CDI、既往 CDI相关住院治疗史及住

院期间的状态不佳均是 FMT治疗失败的重要预测

因素［36］。此外，Gallo等［37］发现需要多次 FMT治疗

的CDI患者在第1次FMT治疗前的肠道炎症发生率

高于仅需要单次FMT治疗的患者。

因此，对特定疾病患者进行FMT治疗时可能需

要考虑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及适应证，Moayyedi等［4］

发现 FMT对新诊断的CD患者可能更有效，这表明

早期诊断的UC存在FMT治疗的潜在机会窗，肠道

微生态紊乱可能在这一时期更易恢复。此外，以上

研究均集中于FMT治疗CDI或UC患者，目前尚无临

床试验证实肠道外疾病患者的基线临床状态对FMT
疗效的影响，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2.4 受体在FMT治疗期间的药物使用情况

FMT前受体通常需要进行肠道准备，以促进供

体粪便微生物群在受体肠道内的定植，研究表明肠

道准备不充足与FMT治疗CDI患者失败相关［34］，肠

道准备过程中最常用的药物为广谱抗生素或聚乙

二醇。

抗生素在 FMT治疗期间的使用仍存在争议。

抗生素可能诱发 IBD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或造成抗生

素耐药菌的富集［38］。一些临床研究表明 FMT治疗

前进行抗生素预处理可增加FMT治疗UC患者的有

效率，但这些研究均缺乏未使用抗生素进行预处理

的对照组［39-40］。在动物模型中，Le等［41］发现抗生素

预处理并不会增加供体小鼠肠道微生物群在受体

小鼠肠道内的定植，而 Ji等［42］发现对受体小鼠进行

抗生素的预处理可通过促进肠道黏膜内异种微生

物群的定植进而提高整体肠道微生物群重组的效

率。Allegretti等［43］发现在FMT后8周内使用抗生素

可能会破坏受体肠道内移植的微生物并降低 FMT
治疗的有效性。因此，应尽量避免在FMT后使用抗

生素，且受体在进行FMT前至少停用抗生素24 h以
上［44］。

除抗生素外，几种常用非抗生素类药物与肠道微

生物群多样性的减少或特定菌株过度生长有关［45］。

①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PPI可
减少胃酸分泌，可能对受体肠道移植的微生物群有

一定保护作用，它被建议用于FMT经上消化道治疗

途径［46］。然而 PPI被证实可显著影响肠道微生物

群，Imhann等［47］发现PPI服用者肠道微生物群多样

性显著降低，20%的细菌分类群发生变化且多种口

腔细菌在粪便微生物群的比例增加。②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是一种用于治疗 2型糖尿病的口服降糖

药，多项研究证实二甲双胍可通过增加短链脂肪酸

（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含量和有益菌嗜黏蛋

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产 SCFA 菌

的丰度等发挥降糖作用［48］。③免疫抑制剂：可能通

过直接影响免疫细胞和肠道炎症对肠道微生物群

产生影响［49］。

尽管上述常用药物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但这

些药物是否会对供体粪便微生物的定植或 FMT后

受体肠道内重建的微生物造成干扰，并影响FMT的

疗效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探索。

3 展 望

FMT是通过将健康供体粪便菌液移植至受体

肠道内，进而重建患者肠道内微生物群并缓解特定

疾病临床症状的微生态疗法。尽管目前已开展多

项临床试验进行 FMT对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探索

性治疗，但 FMT仍存在以下问题：①FMT后患者临

床症状改善维持的时间较短，如MetS［7，26］及活动性

CD患者［50］FMT后临床症状缓解维持时间均为 4个

月左右；②FMT在治疗相同疾病患者时存在疗效差

异，即存在FMT应答者和无应答者［26，51-52］。

目前 FMT正在步入精准医疗时代。精准 FMT
主要包括：①根据患者的临床、微生物、免疫和代谢

指标选择合适的FMT受试者；②对供体的饮食结构

及生活习惯等进行持续追踪，尽量避免供体的微生

物群受到年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以

维持供体肠道微生态结构的动态稳定［53］；③根据受

体特征筛选合适的供体，或以疾病特异性的方式对

细菌、噬菌体和真菌进行组合后转移至受体，最终

确保供体微生物群的植入［54-55］。He等［56］构建了一

种基于肠型的供体选择（enterotype⁃based donor se⁃
lection，EDS）模型，他们发现 EDS模型可为不同肠

型的CDI和 IBD患者选择合适的FMT供体，以提高

FMT疗效；④根据受体和疾病特征对FMT的设计进行

优化，如通过洗涤菌群移植（washed microbiota trans⁃
plantation，WMT）优化菌液制备及移植途径［57］、确定

最佳的肠道准备方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联合干

预控制受体肠道环境等。

综上所述，FMT 中供体、受体因素均会影响

FMT的疗效。基于 FMT疗效差异带来的启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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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组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的研究，开展

综合考虑供体及受体因素的精准FMT将是FMT的

重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梁 钰，丁岩冰. 一个新兴的治疗措施：粪菌移植［J］.
中华消化杂志，2014，34（7）：498-499

［2］ VAN NOOD E，VRIEZE A，NIEUWDORP M，et al. Duo⁃
denal infusion of donor feces for 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
ficile［J］. N Engl J Med，2013，368（5）：407-415

［3］ LIPTAK R，GROMOVA B，GARDLIK 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s a tool for therapeutic modulation of non⁃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J］. Front Med（Lausanne），

2021，8：665520
［4］ MOAYYEDI P，SURETTE M G，KIM P T，et al. Fecal Mi⁃

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duces remi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Gastroenterology，2015，149（1）：102-109

［5］ VERMEIRE S，JOOSSENS M，VERBEKE K，et al. Donor
species richness determines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
tion success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J Crohn’s
Colitis，2016，10（4）：387-394

［6］ PARAMSOTHY S，NIELSEN S，KAMM M A，et al. Spe⁃
cific bacteria and metabolites associated with response to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 ⁃
tive colitis［J］. Gastroenterology，2019，156（5）：1440-
1454

［7］ VRIEZE A，VAN NOOD E，HOLLEMAN F，et al. Trans⁃
fer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from lean donors increases in⁃
sulin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metabolic syndrome
［J］. Gastroenterology，2012，143（4）：913-916

［8］ WILSON B C，VATANEN T，JAYASINGHE T N，et al.
Strain engraftment competition and functional augmenta⁃
tion in a multi⁃dono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trial
for obesity［J］. Microbiome，2021，9（1）：107

［9］ REYES A，HAYNES M，HANSON N，et al. Viruses in the
faecal microbiota of monozygotic twins and their mothers
［J］. Nature，2010，466（7304）：334-338

［10］CHEHOUD C，DRYGA A，HWANG Y，et al. Transfer of
viral communities between human individuals during fe⁃
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J］. mBio，2016，7（2）：322

［11］ FUJIMOTO K，KIMURA Y，ALLEGRETTI J R，et al.
Functional restoration of bacteriomes and viromes by fe⁃
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J］. Gastroenterology，
2021，160（6）：2089-2102

［12］ PARK H，LAFFIN M R，JOVEL J，et al. The success of fe⁃
cal microbial transplantation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
tion correlates with bacteriophage relative abundance in
the donor：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Gut Microbes，

2019，10（6）：676-687
［13］ ZUO T，WONG S H，LAM K，et al. Bacteriophage transfer

during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reatment outcome
［J］. Gut，2018，67（4）：634-643

［14］ OTT S J，WAETZIG G H，REHMAN A，et al. Efficacy of
sterile fecal filtrate transfer for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los⁃

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J］. Gastroenterology，2017，152
（4）：799-811

［15］ DRAPER L A，RYAN F J，DALMASSO M，et al. Autoch⁃
thonous faecal viral transfer（FVT）impacts the murine mi⁃
crobiome after antibiotic perturbation［J］. BMC Biol，
2020，18（1）：173

［16］ RASMUSSEN T S，MENTZEL C M J，KOT W，et al. Fae⁃
cal virome transplantation decreases symptoms of type 2
diabetes and obesity in a murine model［J］. Gut，2020，69
（12）：2122-2130

［17］ HOFFMANN C，DOLLIVE S，GRUNBERG S，et al.
Archaea and fungi of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correla⁃
tions with diet and bacterial residents［J］. PLoS One，
2013，8（6）：e66019

［18］ VAN TILBURG BERNARDES E，PETTERSEN V K，

GUTIERREZ M W，et al. Intestinal fungi are causally im⁃
plicated in microbiome assembly and immune develop⁃
ment in mice［J］. Nat Commun，2020，11（1）：2577

［19］ SOKOL H，LEDUCQ V，ASCHARD H，et al. Fungal mi⁃
crobiota dysbiosis in IBD［J］. Gut，2017，66（6）：1039-
1048

［20］ WHEELER M L，LIMON J J，BAR A S，et al. Immunologi⁃
cal consequences of intestinal fungal dysbiosis［J］. Cell
Host Microbe，2016，19（6）：865-873

［21］ ZUO T，WONG S H，CHEUNG C P，et al. Gut fungal dys⁃
biosis correlates with reduced efficacy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J］. Nat
Commun，2018，9（1）：3663

［22］ SMILLIE C S，SAUK J，GEVERS D，et al. Strain tracking
reveals the determinants of bacterial engraftment in the
human gut following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J］.
Cell Host Microbe，2018，23（2）：229-240

［23］ LI S S，ZHU A，BENES V，et al. Durable coexistence of
donor and recipient strains after fecal microbiota trans⁃
plantation［J］. Science，2016，352（6285）：586-589

［24］PARAMSOTHY S，KAMM M A，KAAKOUSH N O，et al.
Multidonor intensive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or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a randomis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J］. Lancet，2017，389（10075）：1218-1228

［25］ SOKOL H，LANDMAN C，SEKSIK P，et al. Fecal micro⁃
biota transplantation to maintain remission in Crohn’s
disease：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J］. Microbi⁃

第43卷第3期
2023年3月

张玲玉，李阳阳，刘 煜. 粪菌移植中供受体因素对疗效影响的研究进展［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3（3）：421-426，437 ··425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第43卷第3期
2023年3月

ome，2020，8（1）：12
［26］KOOTTE R S，LEVIN E，SALOJÄRVI J，et al. Improve⁃

ment of insulin sensitivity after lean donor feces in meta⁃
bolic syndrome is driven by baseline intestinal Microbiota

composition［J］. Cell Metab，2017，26（4）：611-619
［27］ LEONARDI I，PARAMSOTHY S，DORON I，et al. Fun⁃

gal trans ⁃Kingdom dynamics linked to responsiveness to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therapy in ulcer⁃
ative colitis［J］. Cell Host Microbe，2020，27（5）：823-829

［28］GOGOKHIA L，BUHRKE K，BELL R，et al. Expansion of
bacteriophages is linked to aggravated intestinal inflam⁃
mation and colitis［J］. Cell Host Microbe，2019，25（2）：

285-299
［29］DAVID L A，MAURICE C F，CARMODY R N，et al. Diet

rapidly and reproducibly alters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
［J］. Nature，2014，505（7484）：559-563

［30］WEI Y，GONG J，ZHU W，et al. Pectin enhances the
effect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ulcerative coli⁃
tis by delaying the loss of diversity of gut flora［J］. BMC
Microbiol，2016，16（1）：255

［31］MOCANU V，ZHANG Z，DEEHAN E C，et al. Fecal mi⁃
crobial transplantation and fiber supplementation in pa⁃
tients with severe obes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a ran⁃
domized double ⁃ blind，placebo ⁃ controlled phase 2 trial
［J］. Nat Med，2021，27（7）：1272-1279

［32］RINOTT E，YOUNGSTER I，YASKOLKA MEIR A，et al.
Effects of diet ⁃ modulated autologous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on weight regain［J］. Gastroenterology，
2021，160（1）：158-173

［33］NG S C，XU Z，MAK J W Y，et al. Microbiota engraftment
after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obese subjects
with type 2 diabetes：a 24 ⁃ week，double ⁃ blind，ran⁃
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Gut，2022，71（4）：716-723

［34］ IANIRO G，VALERIO L，MASUCCI L，et al. Predictors of
failure after single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pa⁃
tients with 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results
from a three⁃year，single⁃centre cohort study［J］. Clin Mi⁃
crobiol Infect，2016，23（5）：337-337

［35］ FISCHER M，KAO D，MEHTA S R，et al. Predictors of
early failure afte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or the
therap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a multicenter
study［J］. Am J Gastroenterol，2016，111（7）：1024-1031

［36］ BERAN A，SHARMA S，GHAZALEH S，et al. Predictors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failure in clostridioides diffi⁃
cile infection：an updated meta ⁃ analysis［J/OL］. J Clin
Gastroenterol，2022［2022 ⁃ 01 ⁃ 20］. doi：10.1097/
MCG.0000000000001667

［37］ GALLO A，CANCELLI C，CERON E，et al. Fecal calpro⁃
tectin and need of multiple microbiota trasplantation infu⁃

sions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0，35（11）：1909-1915

［38］ SOKOL H. Antibiotics：a trigger f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2020，5（11）：

956-957
［39］ KESHTELI A H，MILLAN B，MADSEN K L. Pretreat⁃

ment with antibiotics may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ulcerative colitis：a meta ⁃
analysis［J］. Mucosal Immunol，2017，10（2）：565-566

［40］ ISHIKAWA D，SASAKI T，OSADA T，et al. Changes in
intestinal Microbiota following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fecal microbial transplantation and antibiotics for ulcera ⁃
tive colitis［J］. Inflamm Bowel Dis，2017，23（1）：116-125

［41］ LE ROY T，DEBÉDAT J，MARQUET F，et al. Compara⁃
tive evaluation of Microbiota engraftment following fecal
Microbiota transfer in mice models：age，kinetic and mi⁃
crobial status matter［J］. Front Microbiol，2018，9：3289

［42］ JI S K，YAN H，JIANG T，et al. Preparing the gut with anti⁃
biotics enhances gut Microbiota reprogramming efficiency
by promoting xenomicrobiota colonization［J］. Front Mi⁃
crobiol，2017，8：1208

［43］ALLEGRETTI JR，KAO D，SITKO J，et al. Early antibiotic
use afte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creases risk of
treatment failure［J］. Clin Infect Dis，2018，66（1）：134-135

［44］GWEON T G，LEE Y J，KIM K O，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J］. 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2022，28（1）：28-42

［45］ ZHERNAKOVA A，KURILSHIKOV A，BONDER M J，et
al. Population⁃based metagenomics analysis reveals mar ⁃
kers for gut microbiome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J］.
Science，2016，352（6285）：565-569

［46］MULLISH B H，QURAISHI M N，SEGAL J P，et al. The
use of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as treatment for recur⁃
rent or refractory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and other
potential indications：joint British Society of Gastroen ⁃
terology（BSG）and Healthcare Infection Society（HIS）
guidelines［J］. Gut，2018，67（11）：1920-1941

［47］ IMHANN F，BONDER M J，VICH VILA A，et al.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ffect the gut microbiome［J］. Gut，2016，
65（5）：740-748

［48］ LIU W，LUO Z，ZHOU J，et al. Gut Microbiota and anti⁃
diabetic drugs：perspectives of personalized treatment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2，12：853771

［49］WEERSMA R K，ZHERNAKOVA A，FU J Y. Interaction
between drugs and the gut microbiome［J］. Gut，2020，69
（8）：1510-1519

［50］ LI P，ZHANG T，XIAO Y，et al. Timing for the second
（下转第437页）

··426



tin No. 205：vaginal birth after cesarean delivery［J］. Ob⁃
stet Gynecol，2019，133（2）：110-127

［31］GUISE J M，MCDONAGH M S，OSTERWEIL P，et al. Sys⁃
tematic review of the incidence and consequences of uter⁃
ine rupture in women with previous Caesarean section［J］.
BMJ，2004，329（7456）：19-25

［32］罗文斌，罗晓青，张 羡，等. 腹腔镜子宫颈环扎术后妊

娠晚期自发性子宫破裂一例及文献复习［J］. 中华妇产

科杂志，2016，51（5）：371-374
［33］林鑫子，黄晨玲子，罗 新. 剖宫产再次分娩子宫破裂

相关危险因素的临床分析［J］.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

科，2016，8（7）：3-5
［34］ TAHSEEN S，GRIFFITHS M. Vaginal birth after two Cae⁃

sarean sections（VBAC⁃2）⁃a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
analysis of success rate and adverse outcomes of VBAC⁃2
versus VBAC⁃1 and repeat（third）Caesarean sections［J］.
BJOG，2010，117（1）：5-19

［35］周 玮，漆洪波. 2019年ACOG剖宫产后阴道分娩指南

解读［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9，35（12）：

1340-1344
［收稿日期］ 2022-11-11

（本文编辑：陈汐敏）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benefit from the first treatment for Crohn’s disease［J］.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2019，103（1）：349-360

［51］ DE GROOT P，SCHEITHAUER T，BAKKER G J，et al.
Donor metabolic characteristics drive effects of faecal mi⁃
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on recipient insulin sensitivity，
energy expenditure and intestinal transit time［J］. Gut，
2020，69（3）：502-512

［52］DE GROOT P，NIKOLIC T，PELLEGRINI S，et al. 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halts progression of human new
⁃onset type 1 diabetes in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Gut，2021，70（1）：92-105

［53］KE S，WEISS S T，LIU Y Y. Rejuvenating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J］. Trends Mol Med，2022，28（8）：619-630

［54］ BENECH N，SOKOL H.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time for precision medicine
［J］. Genome Med，2020，12（1）：58

［55］ PODLESNY D，DURDEVIC M，PARAMSOTHY S，et al.
Identification of clinical and ec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train engraftment afte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using metagenomics［J］. Cell Rep Med，2022，3（8）：

100711
［56］HE R Q，LI P，WANG J F，et al. The interplay of gut mi⁃

crobiota between donors and recipients determines the
efficacy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J］. Gut Mi⁃
crobes，2022，14（1）：2100197

［57］张发明. 影响《洗涤菌群移植南京共识》实践的关键问

题［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1（1）：
1-3

［收稿日期］ 2022-08-09
（本文编辑：陈汐敏）

（上接第426页）



第43卷第3期
2023年3月

赵 玲，芮 璨，樊佳宁，等. 瘢痕子宫行乳酸依沙吖啶引产致子宫破裂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43（3）：432-437 ··437


